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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炒凉粉、擀面皮、炸

鸡排等，都是属于女性的食物。试想，一个五

大三粗、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坐在逼仄的凉

粉摊前，簸箕大的双手捧着一个精致秀气的

小碗去吃凉粉或米皮，是不是有点滑稽。

不过，对于儿时的我们来说，有些味道

再熟悉不过了，比如凉粉。

记得小时候，每到夏天，勤劳能干的母

亲总会隔三岔五做上一顿凉粉来犒劳家人。

母亲是用红薯粉淀粉做的凉粉。做凉粉时，

先将淀粉加入适量的水，熬好后装在大脸盆

中，冷却后就凝结成一块，颜色也变成墨绿

色了。这时，一大盆的凉粉就可以供分而食

之、大快朵颐了。

有时为了让凉粉尽快凝结，母亲会把装

凉粉的盆浸在井拔凉水里，这样吃起来更爽

口。凉粉像豆腐一样软，但比豆腐有韧性，有

弹性，不容易散碎。等到凉粉凝结后，母亲就

会用刀划成大块，放在凉水中冰镇着，吃时

将一块块凉粉捞起来，在手中用刀横切几

刀、竖切几刀切成均匀的小块，然后装在碗

里，浇上一勺蒜汁，浇上一小勺香醋，再撒上

一撮芫荽碎即可。这碗凉粉筋道弹牙，绵滑

香浓，绿白相间、红绿相衬、油亮汤爽，煞是

吸引人。不喜佐料的，直接白口吃也可以。

那凉粉吃进嘴里，入口就化掉了，咽到

肚子里，冰凉冰凉地。尤其是在酷暑难耐的

夏天，吃一碗这样的凉粉，别提有多爽。吃时

哧哧溜溜，稀里哗啦，正因为此，吃凉粉才叫

喝凉粉。不一会儿，满满一碗清爽酸辣的凉

粉下了肚。咂摸着舌齿间的留香，递过碗来

喊道，再来一碗。

这是儿时的味道。那时候，每到夏天，街上

就会有凉粉摊出现，等待着喜欢它的人出现。

如今，这种摊位已被岁月侵蚀得无影无踪了。

旧时的味道不一定最好，但一定是此生

最深刻的记忆，并且对一个人的口味有着决

定性意义。每个人对食物的认可和定义往往

来自最初尝试的味道，这种感觉会贯穿一个

人的一生。这样的食物不一定珍奇、昂贵，但

伴随它的那段记忆一定是唯一的。

因为，味道的后面是记忆，记忆的后面，

则是绰绰若若的我们和生活。

当然，也有炒凉粉，且被众多小城人喜

爱。

应该说，炒凉粉是小城的传统名吃，即

便是如今，一些街巷里仍有炒凉粉的摊子。

炒凉粉的摊位上，都有一口直径半米多

的平底大铁锅，端坐在和锅底一样大的炉口

上，半个炉口里是欢快窜起的火苗子，半个

炉口则被黑煤块掩盖起来。大锅里堆着半锅

切成块儿的、颤巍巍的凉粉，有客人要吃时，

摊主会麻利地用铁铲从凉粉堆里扒拉出准

确的分量，划拉到被火苗舔着的这半边铁锅

里，然后“呲啦”一声浇上油、面酱、葱、蒜等，

乒乒乓乓一通爆炒，确保每块凉粉都沾上了

佐料后，从旁边抄起一个小黑碗，“啪”地扣

到翻炒好的凉粉上，稍焖，就可起锅啦。这时

候，面酱和着葱蒜的焦香就腾然飘起，站在

锅边等待的食客嘴里就开始分泌唾液。

值得一提的是，吃炒凉粉时用的这种小

黑碗，纯属本地土陶，基本上不为其他吃食

所用，因为这种碗又浅又薄，像极了古代绿

林好汉大口喝酒用的那种碗。如今，这种小

碗已不见了踪迹，颇为让人怀念。

有经验的老食客在等待的时候，会交代摊

主：“炒焦点儿。”意思是炒得老一点。摊主会

意，会多焖一会，凉粉起锅时就会有一层金黄

的焦锅巴附在锅底，融合了各种作料香味的焦

锅巴还带着凉粉的爽滑，入口有软有硬，浓香

扑鼻。炒凉粉时，摊主从来不用锅盖，都是用一

个小小的盘子扣在爆炒的凉粉上，凉粉炒熟，

就拿这个盘子盛了凉粉端给顾客。特别是在冬

天，用这种经过加温的盘子盛了凉粉，吃到最

后也是热的。这种食物带来的温暖，竟让人感

觉到些许的女性温存来。

炒凉粉的主料是本地产的红薯凉粉，那

墨绿灰黑的颜色毫不起眼，但是它独特的柔

韧适度，既禁得住多次翻炒，又能入口即化，

配料则是自己晒的面酱，再加些葱、蒜、辣椒

面等等。如果用绿豆凉粉去炒，易碎不说，也

不筋道，虽然较红薯凉粉上档次，但并不为

小城人喜爱。

如今，这样的平底大锅，已被精明的小

贩们改进为方形的铁皮平底锅。这口锅有一

尺宽、二尺长，三面围挡，只有面向摊主的这

一面是敞开的。这样的改进，基本上那个是

改进了的铁板烧，既方便了摊主操作，也显

得格外卫生。

这一改进，让人不得不佩服摊主的与时

俱进和匠心独具。

当然，炒凉粉也可以在家里做。如今凉

粉在超市里有售，只需买回家加工即可。只

是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很多人不会、也懒

得费事去做了。

其实很简单。在家做炒凉粉，就可根据

自己的喜好随意增加内容，比如像炒河粉那

样加入肉末、豆芽等。炒时先在锅中把食用

油煎热，再把事先切好的肉末在锅中炒，直

到有一股酥香飘出，然后把蒜末和小姜块放

入锅中翻炒，等到散发出香味，再把豆芽，辣

椒和凉粉块在锅中炒拌至熟，最后放入盐，

味精等调味品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种炒凉粉，纯属个人改进版，可能不

大被众人接受，试想，如果这种做法能受众

人待见，恐怕早就被精明的小贩们窃而学

之、学而习之，摆上街头应客人了。

凉粉终究带着一种食物的温存，尽管如

今仍有男士不大优雅地坐在炒凉粉摊上狼

吞虎咽，但据观察，经常吃炒凉粉的，仍以细

嚼慢咽、秀口品尝的女性为多。

这种现象，并不妨碍凉粉的美味，因为

这种美食留住了回忆，在味蕾上让我们回味

着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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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伟

在汝州市军队干休所，退伍老兵任炳说，听到

炮弹“呼呼”响，说明炮弹离自己距离远；炮弹“唔

唔”叫，距离渐近；当听到炮弹发出“刺刺”尖锐的

刺耳声时，说明炮弹逼近了，要脸部朝下，迅速卧

倒，马上躲避。任炳凭着机枪手的威力和“千里眼”

“顺风耳”的本领，指挥部属躲过一次次的炮弹轰

击，保护了战友的生命。

1927年8月，任炳出生在杨楼刘疙瘩村一个贫

穷的农民家庭。自小饱受饥寒交迫生活熬煎的任

炳，幼年逃荒要饭，受尽欺凌和压榨。1947年12月，

在汝州解放的隆隆炮火声中，年仅20岁的任炳毅

然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中原野战

军25旅75团3营8连2排5班，投身风起云涌的解放战

争，踏上了九死一生的职业军人生涯。先后历任战

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正团职离休

干部。

1948年9月，任炳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怀抱

一颗共产党人的初心，舍生忘死的任炳先后参加

解放汝州及汝州剿匪、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

战役、华南战役以及解放初期1949～1955年期间的

云贵川康等省的追歼国民党残余部队与剿匪战

斗，先后转战14个省，徒步行军累计约两万里。无

数炮火连天的战斗中，曾多次险被子弹、炮弹击中

身亡，摔伤过头部，摔断过手指，被江水浸泡而得

的风湿性心脏病以及在云贵高原因瘴气染上的疾

病摧残着他健康。

任炳不但是一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而且还

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官。经过无数次的实

战历练，他熟练掌握山炮、迫击炮、榴弹炮等炮弹

的爆炸性能，可以从呼啸的炮弹声中掌握躲避炮

弹的方法。任炳作战勇敢，技术过硬、身先士卒，深

得领导和士兵的好评。曾荣立战功一次，荣获模范

共产党员奖章一枚，受到师团通报嘉奖、通令嘉奖

各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荣获华南解放

纪念章、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全国

解放纪念章、50年以上党龄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等共7枚功勋章，1955年在云

贵川康剿匪前线因作战绩卓著，被授予上尉军衔。

同年8月，任炳被上级选派到北京公安干部学校学

习深造三年。学业期满后分配济南公安总队工作，

终生军籍。1986年7月经济南公安总队批准离休，回

汝州军队干休所休养。

1947年12月，任炳报名参军。1个月后，任炳所

在的连队被提升成县大队。期间任炳所在部队为

剿匪和做地方工作曾驻扎过冶墙、县城西关、尚

庄、夏店街等地方，后又到过袁窑、白沙沟、佛爷

怀、风穴寺、朱沟等多地剿匪。1948年3月，部队奉命

从尚庄调到骑岭范集执行剿匪任务。部队驻防范

集大约一星期左右，土匪头子姚保安、刘殿宽、毛

万年、刘金岳等纠集了400余人，把我军在范集驻

扎的两个连和一个营部包围起来，企图剿灭我军。

当时战地东北和西部都是丘陵高地，土匪在那里

开枪能打到范集街。有一天，身为班长的任炳在查

岗换哨时，遭到敌方的猛烈射击，有多发子弹从不

同方向向他打来，身旁的一棵柳树被打得枝叶四

散，任炳机警躲过一劫。在此驻扎期间有天早晨，

部队在范集南寨墙里操练时，敌人的排子枪对着

部队扫射过来，两名战友中弹倒地。当时任炳紧挨

着这两名战士，情况十分危险，任炳和战友不顾个

人安危迅速抢救这两名战友。我军加强东寨墙和

东寨门的防守，敌人没有停止向寨墙内攻击。此时

任炳在寨墙上防守，遭遇敌方机枪射击，子弹呼啸

着从头皮擦过，又一次险些中弹牺牲。

激烈的战斗中双方开枪对射，气氛紧张。在这

紧急关头炮连及时赶来援助，在大炮的掩护下，任

炳跟随部队打开东寨门向敌人发起冲锋。冲出寨

门50多米，同行的一名叫水娃的战友被敌人子弹

打中头部当场牺牲，这更加激起了任炳的愤恨。在

冲锋号的鼓舞下，任炳奋勇当先，和战士们英勇无

比向地向敌人冲去，乘胜追击，经过激烈的战斗，

歼灭了土匪30多人。

1948年农历二月的一天，任炳所在的部队接到

命令后从范集出发，翻越马庙东西两座山坡，对朱

沟的刘殿宽股匪进行迂回包围。在朱沟村的一个

窑洞内，将匪首刘殿宽活捉，下午由警卫排把他押

解到县城交给有关部门。当年农历二月十八在县

城北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刘殿宽被枪决。

1949年初的郏县土匪活动十分猖獗，民间流

传有句顺口溜：有钱的怕绑，有粮的怕抢，走路的

怕劫。郏县老百姓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生活。

1949年5月，接上级命令，我43师128团派任炳所

在的连到郏县保护民众麦收。当时任炳在3营8

连，是2排5班班长，刚过临汝县境到郏县就遭遇

到土匪袭击。任炳领命后，带班上10余战友，将躲

在麦地里的土匪团团包围并生擒活拿。收缴土匪

长短枪50余支，俘虏土匪78人。剿匪后8连驻扎郏

县，保护和帮助当地老百姓麦收，深得郏县老百

姓爱戴。

1949年到1955年，为巩固我党的新建政权，任

炳所在的43师转战云贵川康与残留的国民党部队

及地方的反动势力、土匪展开了长达6年的剿匪战

斗。

1949年5月中旬的一天，为彻底打破敌人的计

划，牵制白崇禧部队兵力部署，任炳所在的第二野

战军第四兵团十五军作为右路军由江西进军广

东。部队接到命令，急行军连夜前进，第二天到达

赣江边。我43师师长张现阳亲自指挥部队上船，由

于加快了上船速度，部队中午12点前全部渡过东

岸。上岸后，部队继续前进，当晚11点左右部队行

进到山区，因地形不熟，任炳扛着机枪不慎掉进五

尺多深的沟里，疼得不会说话，战士们下去把他搀

上来。

那时候部队的教育是枪是第一生命，人是第

二生命，任炳爱护枪支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他忍着疼痛，抱着机枪不让机枪摔坏，咬着牙拼命

坚持着和部队前进。一会儿只觉得腰肋部位闷疼，

右手小指骨折，左眉也被二十斤重的机枪砸肿，这

些痛苦任炳咬牙死扛，急行军忍巨疼不掉队。

翌日吃过早饭，部队急速前进一个小时到达

一个山坡上，准备战斗。不到一个小时情况发生了

变化，连队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离敌阵地大约

500米，开始构筑工事向一驻守在山岭上的敌人进

攻。当时看不到敌人，心里满不在乎。一不留神，对

面山岭上敌人一阵密集枪声朝他们打过来，任炳

右边的松树枝被打得不断往下落，靠近他的4班战

士张木朵身边被打得尘土飞扬。这时排长命令注

意观察敌人，节约子弹，没有命令不准射击。因为

任炳平时爱钻研、训练刻苦，掌握了各种机枪的结

构性能和使用要领，他仔细观察目标，看到山沟里

有十几个敌人露了出来，他瞄准敌人狠狠打了三

个连发射击，苏式转盘机枪一个转盘30多发子弹

打完了，山沟里的敌人被打趴下好几个。这时五六

个同志激动地高喊着：“打中了，打倒了，打得准，

打得好！”

战后听说敌人一个多军的兵力对我一个师已

形成包围态势，因兵力悬殊太大，才采取急速撤退

的措施。这次战斗，任炳作为机枪射手因为作战勇

敢、杀敌有功，受到团里通报嘉奖。不久，任炳又被

提升为副排长。

此次征战，对我军进军海南岛和西南各省缩

短了战争时间，加速全国的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1955年5月初，时任一连指导员的任炳参加歼

灭首恶分子安巴咡的战斗。敌人用构筑的工事向

我方射击，二连同志们勇猛杀敌，向敌阵地冲去，

因目标明显没有一点隐蔽，所以二连很快就有六

七名同志伤亡。这时安巴咡率领一股土匪，在自己

的宅院里，用围墙和炮楼作掩护向我方射击。在急

攻不下的情况下，任炳组织一连六○炮班长和副

班长张金明架好炮，连着发射十几发炮弹，有三发

击中敌人房顶爆炸，炮弹的爆炸威力巨大，安巴咡

匪徒乱作一团。任炳带着一名通信员奔赴二连前

沿，当时听到二连一名战士大声喊着：“大胖猪（安

巴咡很胖）跑了！”突然，两发子弹连续从任炳头部

扫眉而过，将跟前石块击得粉碎，溅了一身石屑，

又一次险被击中身亡。任炳拔出手枪向敌方连续

射击，安巴咡带伤跑到树林里，二连战士追到跟

前，安巴咡还用六轮手枪连续射击，两发子弹打到

战士冲锋枪的弹夹上，火星直冒，这名战士不顾个

人安危，迅猛打了十几发子弹，将安巴咡就地击

毙。

一朝入伍，军魂入骨。回故乡休养的任炳始终

保持着军人的操守、情怀、风骨、精神和斗志，不减

英雄本色。走出军营，在第二战场上经常看到任炳

忙碌奉献的身影。参加地方老年大学学习，投身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带头学习和宣讲“八荣八耻”

“八项规定”；出入学校、机关、企业做报告，宣传党

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的人生观、

价值观；进入军营慰问新时代“有灵魂，有血性，有

本事，有品德”的“四有”革命军人；关注民兵队伍

建设，树立“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意识，为强化国

防教育奔忙；热心慈善、奉献公益，捐资助教贫困

学生，为地震灾区、抗击非典和新冠疫情捐物捐款

……老军人壮志不已，在地方依然挺起军人的脊

梁，想国家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奉献不止。他多

次被评为汝州市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和模范离

休干部。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任炳以一名老

军人、老干部、老党员的赤胆忠心，诠释着初心担

当。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作者：彭忠彦
供稿：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汝州市寄料镇有个楝椽寺，从前叫钱村。钱村有个

钱员外，有五顷多地，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娶了亲。由

于儿子们都存分家之心，争着往自己手里捞体己，这样

一来开销总是大于收入，没几年就把地外当两顷。

钱员外也上了年岁，决心要选个能干的三媳重整

家业。选来选去选中了西村的一个姑娘。这闺女十六

岁，早年丧母，从小就跟木匠父亲过日子。姑娘能说会

道，才貌双全。

钱员外为了考验这闺女的才能，整整想了三个月，才

想出一个考验办法。钱员外出面请闺女的父亲做木活，父

亲早上起来要出门时，女儿拦住问：“爹爹，在人家钱村论

起做木匠活，有的比你强，有的不如你，从前咱两家也没

交往过，他为啥要请你哩？”爹爹一想，闺女说的也对，就

问他闺女说：“那你说他为啥要请我？”闺女说：“不管他为

啥叫你做活，木匠家伙你别带全，无论让你做啥你都先答

应住，你要不知道回来我给你说。”爹爹也是老实人，满口

答应。

到了钱家，钱员外拿出水烟袋，一袋一袋地吸烟，一

直到饭时也不说做啥活。早饭后又是一袋一袋地吸烟，吸

了半天烟，钱员外说：“我要你给我做两件东西，一件是有

底无盖，一件是有盖无底。”木匠满口答应，在木匠家伙堆

里一扒说：“忘了带锯，我还得回家去取。”钱员外明知是

咋回事，心里想：你还不是回去向你闺女请教的。不过并

未说破：“那你请回家取锯吧。”

他回到家向女儿一说，闺女说：“有底无盖是水桶，

有盖无底是锅排。这你都不知道？”爹爹忙说：“对对，就

是这。”

当他拿着锯来到钱员外家时已经中午了。钱员外

好茶好饭相待，吃完饭钱员外说：“本来我想做这两件

东西，现在我不想做这两件东西了，我想叫你给我做一

件有腿没有手，有面没有口的东西。”

木匠又往家伙堆里一扒拉说：“还欠一个刨子没拿

来。”钱员外说：“没刨子你还不回家取。”

回家后他又向女儿如此这般一说，女儿说：“那不

是让你做方桌吗？”爹爹说：“不错，不错，就是这。”

木匠又回到钱员外家。钱员外又说：“这一样东西

我也不做了，我想做一件兄弟二人一般齐，鸡子一叫两

分离，只有冷风吹满面，没有来人送寒衣。”木匠又往家

伙堆里一扒拉说：“还欠一样凿子。”钱员外说：“欠凿子

你还不回家取。”

回到家他又向女儿说，女儿说：“那不是要你给他

做双扇门吗？”爹爹说：“就是，就是。”

钱员外让他把双扇门做好后，就正式托媒求亲。这

样的亲事一提就成，从前结婚早，说成后就行聘娶亲。

结过婚，钱老员外就要把家业托付给她，大嫂二嫂

都不服气，说：“俺都来家里十几年了，孩子都这般大

了，不让俺当家让这毛妮子当家？”钱员外说：“既然你

们都不服气，我看是这样吧！我要做一件大衫子，一条

汗巾，一个褡裢，只有三丈布料，老大你能做不能？”大

媳妇说：“要我做得另加布料。”钱员外又问二媳妇：“你

可能做吗？”二媳妇说：“不加布料我是不能做。”钱员外

又问三媳妇：“老三，你能做不能？”三媳妇说：“我能

做。”钱员外就把三丈布交与三媳。

本来三丈布只够做一件大衫，那汗巾和褡裢怎么

做呢？三媳把大衫的内衣做成活的，装上活扣，拉开可

以作汗巾擦脸，扣上是内衣，又在一边的袖口里接了一

个褡裢，抬手可以搭在肩上。两个嫂子见了说：“要知道

这俺也会做。”

不管服气不服气，三媳妇已开始当家立事。转眼已

准备过年了，大嫂正在灶房切菜，看见邻居的一只大花

猫吃案板上的肉，大嫂举刀一下子把猫头砍了下来。这

家邻居是当地有名的恶霸，没事还要找事，何况把人家

的猫砍死了？一定要让包赔一千两银子不可。一家人都

是抱头痛哭。三媳说：“哭有啥用，咱都想想办法，看看

他借过咱啥没有。”人家比咱富，咱有的人家也有，人家会

问咱借啥？过了一会，大嫂说：“一月前他问咱借过一把炝

锅刀，到现在也没还咱，他说给咱丢了。”三媳说：“都别哭

了，这事妥了。大哥你去进城割点肉，二哥你去把咱村上

那些能说会道，能言善辩，有牙有口的人都请来。”

晚上钱员外家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把村上的能人

都请来了，也把这家恶邻请来了。喝了一会儿酒，三媳说：

“从前咱两家也没别过劲，那就啥也不说了，既然闹得丑

了，那大小事都该清楚些。俺把您的猫砍死了，愿意赔您

一千两银子，我说一件很不算事的小事，有你就说有，没

有也就算了。一月前你可借过俺一把炝锅刀，到底有这没

这事？”恶霸邻居想，你赔我一千两银子，我能买多少把炝

锅刀？满口承当。三媳接住说：“俺那把炝锅刀可不是普通

的炝锅刀，每天俺都用这刀挖三两金子，你借去一月有

余，按一月算计也得赔俺九十两金子，况且，你把俺的刀

也丢了，这要误俺多少金子？”别人都说：“那就赔吧。先赔

这一月，以后数日头，一天赔人家三两金子。”气得恶霸张

大嘴没啥说，最后自己请客了却此事。

钱员外向两个儿媳说：“看你服气不服气，要不是

人家老三，咱这家业不就完了吗？”

快麦收了，再有十天麦子就上足了，三媳说：“既然

叫我当家都得听我的话，咱得提前把麦都割了。”外人

都说：“再过十天麦子就上足了，现在却让割麦，这一家

真是该破了。”再说钱员外家把麦子割完，垛在场里用

绳子捆好，天色忽变，一场冷子下来，把没收的麦子都

砸成了光棒子。钱员外问三媳：“儿啊！你咋知道要下冷

子？”三媳说：“你没见那虫虫（蜥蝎）都戴着一顶大雨淋

帽，这就是下冷子的迹象。”

没过几天，三媳说：“爹爹，请把咱房子上的瓦都揭

下来，用泥糊住。”钱员外也怪听话，真的请人把房子上

的瓦都揭下来，用泥糊住。别人又都议论开了：“上一次

割麦割对了，又把瓦揭了，这不是胡闹吗？”在一片议论

声中一场更大的冷子下来了，别人房上的瓦都被砸成

碎瓦片了。

这一年又逢庙会，钱员外一家请了一台戏。三媳

说：“今天咱一家都去看戏，每人一个元宝，无论大人小

孩。”你想想：谁跟钱有仇？一家大小都看戏去了。三媳

妇喊住公公说：“你可别去，在家还有事哩。”等一家人

都走后，三媳说：“先把俺婆婆的锁撬开。”钱员外真的

把自己老婆的门撬开，把老婆的体己清点一下记住账，

然后把两个嫂子的锁也撬开，把体己清点一下也记住

账。等赶会的人回来后。三媳把一家人都召集起来说：

“现在家里手头紧，地外当二顷多也没钱回，谁有体己

都拿出来先用用，一年还清。”婆婆和嫂子都不得不把

自己的全部体己拿出来。光这些体己就把外当的地全

部收回，还没用完。

种上麦人也闲了，这里准备盖一座寺，准备八年盖

成，让钱员外捐钱，钱员外说：“我得回去问俺三媳妇，我

已不当家了。”当钱员外问三媳妇时，三媳妇说：“咱去把

盖房的椽子钱都捐了，这不压住他们的气了吗？”钱员外

问三媳：“那么多的椽子往哪里去找？”三媳说：“咱把北地

的几十亩地都育上楝子，八年还怕长不成楝木椽子。”

这样一来，这座寺院的椽子都是钱家所捐。因为都

是楝树椽子，就取名为楝椽寺，因为楝椽寺在钱庄，钱

庄也就随寺而叫，改名用楝椽寺了。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